
出身屏東六堆，在一個傳統客家庄裡長大，
邱豐榮稱自己是鄉下孩子。從屏東北上求

學後，原本對傳統技藝的嚮往漸漸被強烈的城鄉
距離感給激發出來，這讓他毅然離開電視台，創
立「戲偶子」布袋戲團。布袋戲之於邱豐榮，不
只是興趣，還是留住傳統、尋求根脈的一部分。

客語市場 一比零等於無限大

問起為何會從電視台企劃轉行創立布袋戲團，
邱豐榮給了一個簡單的理由：「相較起來那個比
較好玩。」因為友人引薦，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畢業後的邱豐榮直接進入電視台工作，沒有熟
慮過自己真正的興趣，為的只是盼求餐餐溫飽，
但他一直忘不了大學時候接觸的布袋戲。
說到喜歡布袋戲的原因，邱豐榮童心未泯地一

邊笑著，一邊滔滔不絕地介紹布袋戲在臺灣傳統
技藝裡一枝獨秀的優勢。從他興奮的語氣可以明
顯得感受到伴隨他成長的卡通、公仔影響他對於
布袋戲偶的喜愛有多深厚。追問最鍾愛之處，他
以「好玩」二字表露他孩子氣的那一面，以「傳
統」二字表現出對傳統藝術文化的渴望。
從電視台專案企劃轉行當布袋戲劇團團長，邱

豐榮面臨最大的考驗是現實的經濟問題。對他而
言，沒有穩定的收入做後盾，製作布袋戲已經不
能單純倚靠熱情，而是要有能力讓整個劇團存
活。於是，他著手對布袋戲市場觀察深究，明確
地作出市場區隔，並鎖定目標市場。
邱豐榮把戲偶子劇團定位在「親子客家布袋戲

身穿紅色夾克一派輕便的洪智育，出現在台視
一樓的咖啡店受訪，「我要先告訴你，如

果，你是要我來幫客家文化歌功頌德的話，那我勸
你換個採訪對象，因為我這個人只會實話實說。」
一見面就拋下重話，這就是洪智育，性格和說話的
方式都是一條腸子通到底，擺明了不刻意張揚，堅
持用寫實的刻畫還有第一線的親身體驗，把最真實
的客家歷史用影像還原的方式呈現在大螢幕，讓觀
眾自然而然感受真情的流露。

少戰爭場面 多了細膩人性

《一八九五》這部於二○○八年上映的史詩鉅
片，深刻地描繪了日本政府從清廷手中接收台
灣時的真實狀況。有別於一般的歷史性電影，
《一八九五》少了戰爭的浩大場面，卻多了對人性

結束《一八九五》的拍攝後，洪智育與馬修連恩前往花
蓮拜訪蔡振南導演。� （洪智育／提供）

表演中的邱豐榮，舉手投足間散發著他的認真與投入。
� （黃意敏／攝）

最細膩的刻畫還有對實際歷史背景最執著的還原，
讓導演洪智育獲得各界的肯定。
洪智育，一九六八年出生在空氣中總是帶著海鹽

味的高雄，操著一口流利的台語，從世新大學廣電
系（當時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之
後，便跟著侯孝賢和吳念真等知名導演拍片，一路
開啟他的導演生涯。二○○○年完成了自己首部執
導的劇情長片《純屬意外》，隨著片中男主角屈中
恆獲金馬獎提名，女主角向麗雯更奪下台北電影節
最佳新人獎，讓他因此有了「新人推手」的稱號。
二○○八年推出的《一八九五》堪稱洪智育的代

表作，這部客委會出資拍攝的電影在上映後大受好
評。搭著當時電視劇《敗犬女王》的熱潮，找來了
該劇男女主角溫昇豪和楊謹華挑大樑演出客家抗日
英雄吳湯興和他的妻子。不同於一般政府出資的電
影，《一八九五》中說教的色彩少了些，反而著重
於特寫劇中角色的人物性格和個性特質。

客觀看客家 共燃土地熱情

或許因為不是客家人，洪智育拍起客家人的故事
不陷入既定窠臼。他認為在一個非客籍導演的眼
裡，看待一個不屬於自己熟悉的文化相對客觀許
多，少了些出於個人的偏頗，取而代之的是，不僅
讓觀眾們在片中看到了客家文化的美，看到了客家
不滅的精神，也看到了人性、不分種族的團結，以
及最重要的，對這片土地共同的熱情。
《一八九五》創下三千萬票房的佳績，在國片的

低潮期中異軍突起，但洪智育卻一再地強調自己沒
有什麼了不起，「我真的沒有多厲害，我只是把
一個導演該做的都做完而已。」他指出，「三千萬
的票房，就是我到文化大學去演講，問台下的人：
『看過《一八九五》的請舉手。』結果，在場只有
一個人舉手」，一點都不值得拿出來提。
洪智育認為，電影這種產業的競爭是全球化的，

如果希望一部電影能夠成功，那部電影必須是貼近
人心，是大眾化的，畢竟電影產業的票房是靠一張
張二百元的電影門票累積而成，而不像是畫作或是
高級的珠寶首飾，只需要有個喊價很高的買家就可
以賣出去的，「因為你在電影院裏面要去競爭的是
《變形金剛》這種好萊塢大片，而不是只有國片，
只有《海角七號》啊！」。
從拍片前的歷史考察洪智育就下了很多功夫，不

僅僅翻閱當時清廷留下來的漢文資料，還遠赴日本
蒐集當地相關的史冊，並對當代的人物做深入的研
究，致力於讓觀眾看得見片中的每個角色的人格特
質。他強調，一個導演必須「要讓每個角色都是立
體的。」。
《一八九五》整部片主要的對話都是客語，劇中

要角幾乎原本一句客家話都不會，為了詮釋好這部
戲，都去上了三四個月的客語課，這點也是相較於
其他電影，更為辛苦的一點。但是洪智育為了把每

個場景、每個畫面、每個演員的每個神情動作，還
原到最貼近當時真實生活的情況，所以這些工作在
他眼中也不過是「必須」並且「理所當然」應該要
做到的事情，就連劇中日籍大文豪森鷗外的日記自
白都是從森鷗外本人當時旅台的手札中一字不漏抄
下來的。

不支持國片 只支持好片！

挑明了不說教，洪智育坦承在拍片的過程中並沒
有想要特別去張揚某個文化，又或是貶低另一種文
化，他一心一意地只想做到「感動」，而這種感動
不單單是客家人的感動、台灣人的感動，而是跨國
界的感動。在電影放映之後的問答時間，往往是劇
組驗收成果的時候，而席上滿滿的人潮和哭到一把
鼻涕一把眼淚的，不論是台灣人、日本人、旅外華
人，甚至是德國人，都是這部片成功的最好佐證。
「我不用去刻意凸顯片中的客家元素，但是看過這
部電影，會讓你反過來對吳湯興、姜紹祖抗日這段
歷史更有興趣，這樣不就是成功了嗎？」
「在這部電影還沒開拍之前，我提出來一個很主

要的目標，那就是凝聚台灣的人……我很贊成九

把刀講的話，我不支持國片！我只支持好片！」
洪智育在訪談中多次提起電影市場的全球化以
及一部電影的成功源於「感動」兩個字，而從
《一八九五》的例子上則可以看到，他的這份執
著和堅持確實成功的觸動人類內心最原始的那份
感動。 

眼神專注，對著攝影機的神情，就如同認真看待這份工作的心情。（洪智育提供）

劇團」，然而面對外界質疑客語布袋戲市場過於狹
隘，他並不認為自己將劇團帶往窄門，反倒將這個
被以為是劣勢的限制化作自己獨門的招牌；只見他
樂觀積極地運用「一比零等於無限大」的思維，開
創布袋戲的新生命。單看表象層面，客語布袋戲設
了框架在客家語市場；但就市場供需而言，因為客
語布袋戲的供給者為數甚少，邱豐榮走入原本近乎
於零的市場之後，無限大的市場潛能反而正要被開
拓。

母語講故事 多變語調富張力

布袋戲是立體的說書，有傀偶、有音樂、有動
作，是許多表演藝術綜合的呈現。戲台上受到最多
觀眾喜愛的是戲偶表現出的花招技巧，但回歸原點
來說，支撐整齣戲最根本的主幹是「講故事」。
邱豐榮最初決定使用客語發音，最直接的原因就

是因為客語是他的母語，最熟稔所以最能自由運
用，也因為是方言所以每句話的口吻才能淋漓地流
露真情。
邱豐榮考慮使用客語的面向還包括觀眾的聽覺享

受。由於客語是十六聲，臺語是八聲，相較之下國
語的四聲音階就稍嫌單調；具有十六聲的客語最能
讓各個角色的語言表情表達得淋漓盡致，也因為韻

腳及音調的多變，更可以增添整齣戲的張力。所以
邱豐榮強調：「布袋戲要好看一定要講方言，要講
方言的話，一定要是自己熟悉的語言。」
客語對邱豐榮的意義是生活的環境背景。戲台上

除了使用客家話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表達出客家
的文化意涵。他認為客家文化不是在課堂教授過
後就可以體會，一定要親身浸淫在客家文化的環境
中，耳濡目染下才能真正懂得這個文化的精髓。
儘管戲偶子劇團以客語布袋戲演出為主，但其實

觀眾一點也不必擔心聽不懂客家話，因為邱豐榮這
位貼心的說書人會視現場觀眾的組成，適時調整客
語、台語與國語的比例。再者，儘管邱豐榮有意藉
布袋戲推廣客家文化，但不會僵化地只呈現客家意
象，他認為觀眾的共鳴才是傳承的第一個步驟，因
此將這塊土地上共通的意象和文化寫進劇本裡，才
能讓觀眾理解、接受客家文化，達成客家文化的傳
承。

看親子戲 最該學習的是家長

創立於二〇〇三年的戲偶子劇團，是台灣唯一專
門為親子演出的客家布袋戲劇團。劇團為傳統布袋
戲注入新元素，賦予新生命，創作多齣適合兒童觀
賞的童話及奇幻故事劇本。每一齣邱豐榮親自編導

的戲劇，背後都帶著清楚的主題來傳達寓教於樂的
目的，從演出開始前的互動與介紹，到正式演出及
活動結束後的親子教學，都讓觀眾快樂地享受整個
演出過程中的每一分鐘。
不過，邱豐榮認為最需要從戲劇裡學習的人不是

小孩子，而是家長。
因為他們總學不會放手，盡全力保護孩子，但他

們每每忘了孩子其實有能力靠自己找到出路。就像
他在求學階段裡體驗到的：「教育就是讀書，除
了讀書以外你什麼都不用做，可是教育體系不會教
你為什麼要讀書，讀書有什麼用，或者你適不適合
讀書，這條路是不是你應該走的路。」父母當然想
灌輸孩子們「讀書是成功的捷徑」，但大多數的家
長們不曾想過，也許他們的孩子想走一條不一樣的
路，一條同樣可以通往成功的路。
邱豐榮要努力的方向是讓社會多元化，希望觀眾

們在欣賞完戲劇後能得到更開明的想法：這個社會
不是只有讀書這一條出路，每條路都有可能通向
自己定義的成功，而每個人都該有權利掌握自己的
方向。邱豐榮拿自己做比喻，他的成功就是能讓觀
眾感受到「一個演布袋戲的人這麼快樂、這麼有自
信。」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Hakka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104級
■高紫娟/報導
交大管理科學系104級
■黃意敏/報導

非客籍導演 拍出客家新生命

洪智育
■高紫娟／報導

《一八九五》激起跨族群的感動

戲偶子尋根脈

邱豐榮
■黃意敏／報導

獨創親子客家布袋戲劇團

敢做敢說 有理想有行動
樸實的外表，低調的個性，有理想而且也

行動，敢作敢說的直腸子，這是洪智育給我
的印象。
抱著忐忑的心情，一個人搭車到台北進行

人生中的第一次人物專訪，心情的焦慮緊張
以及深怕自己會出糗的情緒吞食了我的腦。
身穿紅色防風夾克的洪智育依約定時間很準
時地出現在台視大門口，他看來一派輕鬆，
頓時讓我內心的緊張舒緩了不少。
和他的訪談中，我看到了電影產業的真實

面，了解到台灣現今的電影產業為什麼始終
無法突破格局，因為觀眾總是把「國片」與
「電影」視為兩件不同的東西。但是電影產
業事實上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當我們去電
影院做選擇的時候，擺在架上的產品不會只
是國片，而是來自全世界電影工業所生產的
產品，簡單來說，同樣兩、三百塊的電影預
算，要怎麼選是操之在觀眾的手中。
近年來客委會花了很多錢在宣揚和保存客

家文化，但方式以及手段是否過於僵化和了
無新意？這令一個身為客家學院學生的我有
了很深的感觸。洪智育辛辣的用詞和對於現
況毫不保留的抨擊，對第一次做專訪的我投
下了顆震撼彈。
笑稱自己只會說實話的他，在結束訪談

後，不時提醒我在交稿的時候記得要稍加修
飾，深怕這篇報導會讓我受到苛責，又擔心
台北詭變的天氣會讓我這個同鄉的小記者會
不適應，催促著我趕緊回新竹。就是這樣，
執著於感動，說話一針見血卻又句句寫實，
但內心卻有著會為別人著想的溫暖性格的，
洪智育。� （高紫娟）

■採訪側記■

2005年，洪智育拍攝電視劇《聽不到的戀人》情形。
� （洪智育提供）

《台灣客翻天》希望藉由跨界音樂來傳達傳統客家的新生命。�
� （洪智育／提供）

個性直爽的洪智育說，台灣電影界目前還有很多考
驗。� （高紫娟／攝）

邱豐榮認真編導每一部布袋戲，希望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傳達客家意念。（黃意敏／攝）

邱豐榮雖然隱身在戲台後面，台前觀眾依然可以被他
的自信感染。� （黃意敏／攝）

精神認同感 感懷本土藝術文化

邱豐榮認為，布袋戲要世世代代地傳授的要件
是「認同」，有了精神層面的認同，下一代自然
而然會找方法學習傳統技藝，從傳統中揉合再創
新，可以求新求變更求進步，而唯一不能改變的
根本就是「精神」。
戲偶子劇團不是侷限在推廣客家布袋戲，背後

更深層的意義是讓大眾更認識屬於台灣這塊土地
的藝術文化。

戲看阿弟 細看邱豐榮
原定的採訪時間，因為邱豐榮臨時受邀演

出而延後，雖然整個專訪時間必須延長，卻
因此有幸能欣賞戲偶子劇團現場演出的「阿
弟與龍王」而也樂此不疲。這齣戲劇的大
綱是龍王之子「阿弟」嚮往眾多交通工具的
陸地世界，一心想當個車手，只是父親龍王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阻止
了阿弟所有逐夢的可能。
邱豐榮先生演出阿弟時，絲絲透露著要掙

脫現實束縛的心路歷程，除非注入真實情感
而且有過類似的人生經驗，否則很難有如此
的投入。龍王有句台詞：「爺哀想子長江
長，子想爺哀有介擔竿長。」意思是父母為
子女設想的總是比子女為父母設想的多，另
一方面，父母的設想又未嘗不是一種限制
呢？邱豐榮闡述著這個橋段的理念，他說:
「專業程度越高的人，其實是越需要再學習
的人，因為他們都有專業的迷思。」
與邱豐榮的訪談除了讓我更了解客家布袋

戲的文化內涵，也得到更多不落窠臼的樂觀
思維。� （黃意敏）

■採訪側記■


